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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祖師心印

不為聖諦的行思禪師

今天要講說的是吉州（今江西吉安）青原山行思禪師的傳略。

聖諦尚不為，何階級之有？

行思禪師是江西吉州安城（今江西安福）人，俗姓劉。他幼年出家，在道場

裡，每逢大眾議論佛道時，總是默默聽聞而不語。他出家受戒後，聽聞曹溪有

位惠能大師弘傳佛法，便至曹溪禮六祖為師。

當行思來禮惠能大師時，他開口便問：

當何所務，即不落階級？�

這句話是行思的疑問：應當如何修行？才不落入階次呢？

「階級」就是指階位或次第。例如聲聞乘就有初果、二果、三果、四果

的果位，想要達到四果，就必須經過初果，然後是二果、三果，依此進階直至

四果，而後才能正覺解脫。大乘則主張解脫必須經過十信、十住、十行、十回

向、十地、等覺、妙覺等五十二階位，才能成就佛果，這些都屬於「階級」。

行思想問的就是：是否有更直截了當的修行方法，無須這些階位，就能成就佛

果？

惠能大師並未直接回答他，而是問：「你曾經修過什麼法門嗎？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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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思回答說：「聖諦亦不為」。「聖諦」是指出世間的真理，是超越的境

界，感悟真理便進入聖人境界，稱為「聖流」。行思禪師說：「我連聖諦都不

修學。」意思是：大師問我修了什麼，談的還是階位問題。

惠能大師再問他：「落何階級？」聖諦沒有階位，大師是問：你尚且不修

學聖諦，你會落入什麼階位呢？

行思回答：「聖諦尚不為，何階級之有！」就是說：我連聖諦都不修學，

怎麼會有階位呢？從本性與佛性的知見上，直探本源，事實上是沒有階位的。

階位是一個比較各層次差異的問題，是為了讓大家修學而設，在《法華

經》裡，這些都稱為「化城」。就比如你說：「我畢業了！」你是在說哪個階

段畢業呢？是幼稚園畢業、小學畢業、國中畢業、高中畢業、大學畢業、碩士

畢業或博士畢業，這是有階位的，學習就是有這樣的次第。

修學也有次第，但到底是從何種角度來說階位呢？就是你的煩惱去一分，

你就會看到真理更多的一點點寬度。你看到真理的寬度，本身就會去掉一分的

煩惱，也了掉一分的生死。

造成生死的關鍵在哪裡？是你對真相看不清楚。你為什麼會有這麼多的煩

惱？是什麼把你障蔽住了呢？是你自己本身的知見，因為你並未如實地看到這

世間一切現象的真實狀態，身心產生太多的迷惑，就構成為你的困擾與痛苦。

「階級」在於你不能如實地理解知見的寬度與深度，也是你為什麼會煩

惱、困擾、障蔽自己的原因。自己跨不出障礙，就被限制在「階級」中了。行

思便是把握住了慧能頓悟禪法的要旨，脫出了「階級」的限制。

惠能大師聽了行思鞭辟入裡的回答，十分器重他。當時跟隨惠能大師修學

的人非常多，但大師讓行思擔任首座的職務，領導眾僧，這就如初祖達摩祖師

認可二祖慧可得到他禪法真髓一般。

達摩祖師在中國傳法九年後，欲西返天竺，便召集門人各說自己的見解。

弟子們皆各抒己見，達摩祖師一一印可，或有弟子得其「皮」，或有弟子得其

「肉」，或有弟子得其「骨」，只有二祖慧可向祖師恭敬禮拜後，回到原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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卓然而立，身既不動，口亦不發一語，這時祖師便印可他說：「你已得到我的

髓。」行思便是得到惠能大師禪法真髓的人。

分化一方，無令斷絕

有一天，惠能大師對行思說：

從上衣法雙行，師資遞授，衣以表信，法乃印心。吾今得人，何患不

信？吾受衣以來，遭此多難。況乎後代，爭競必多。衣即留鎮山門，

汝當分化一方，無令斷絕。

惠能大師的話意是：此前袈裟與佛的正法眼藏一起流傳於世，由各代祖師

遞相傳授，袈裟作為傳法的信物，正法眼藏用以印證心法。我今日獲得了傳法

的人才，哪還需要擔心沒有袈裟作為信物？我自從接受五祖傳授袈裟以來，遭

到了許多劫難，何況後世的徒眾，為此而產生的爭競必然更多。因此，傳法袈

裟留在曹溪，你應當分立門庭，教化一方，不令教法斷絕。

這是惠能大師對行思的傳法，同時也告訴他，從此不再傳授袈裟。因為有

人為了爭奪他從五祖宏忍處傳來的袈裟，幾度要刺殺他，這是他自己的親身體

驗。為了不讓這個傳法的袈裟信物成為後代弟子紛爭的來源，所以，他決定將

袈裟留在曹溪，以杜絕紛爭，從此只傳法而不傳袈裟了。

行思得法以後，就離開了曹溪，駐錫在吉州青原山靜居寺，大弘惠能的禪

法，這就是他後來被稱為「吉州青原山行思禪師」的緣由。

希遷尋思

惠能大師晚年即將圓寂時，座下有位名叫「希遷」的沙彌，問惠能大師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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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和尚百年之後，希遷不知道應當依附何人？」「百年」意指逝世。希遷是惠

能大師的弟子，他擔心師父圓寂以後，自己不知要依附誰才能繼續修學禪法。

惠能大師就跟他說：「尋思去！」就指示了希遷這一句話。等到惠能大

師圓寂以後，希遷非常用功，常常在僻靜處端坐用心思惟，諸根寂然，如忘己

身。因為「尋思」意指「尋求、思察」，所以，希遷才會鎮日端坐思惟。

首座和尚見了就問他：「你的師父已經圓寂了，你如此空坐著是為了什麼

呢？」希遷就說：「我這是秉持著師父的遺訓，正在尋思啊！」

首座和尚就跟他說：「不是的！你師父是在告訴你，你有位師兄行思和

尚，他現住在吉州，你的因緣在他那裡。你師父說的話甚為簡明直接，是你自

己迷惑不明瞭罷了！」

眾角雖多，一麟足矣

希遷聽了以後，就向惠能大師的靈龕禮拜辭別，直接前往行思駐錫的青原

山靜居寺而去。

行思禪師當然要照顧師兄弟，不是只有師父教導弟子，師兄弟之間也可以

互相教導的。因為希遷已經得到師父的指示要來依附行思學習，行思當然也願

意教導他。

當希遷來到行思禪師的面前，禪師就問他：「你從什麼地方而來？」

希遷說：「我從曹溪來。」

行思禪師再問：「你帶著什麼東西來？」

希遷說：「未到曹溪亦不失。」（即使我未到過曹溪，也沒有遺失什麼），這句話

是說：我的確是從曹溪來，但即使我未去過那裡，我並未遺失什麼，也沒有得

到什麼，我本自具足！

行思禪師又問：「恁麼用去曹溪作什麼？」（既然不曾遺失，那你去曹溪做什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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呢？）這是在詰問希遷，既然未遺失，又何必去曹溪呢？有什麼值得你去的呢？

希遷反問道：「若不到曹溪，爭知不失？」（我如果沒有到曹溪，怎麼會知道沒

有遺失呢？）他緊接著立刻又問：「曹溪大師還識和尚否？」（曹溪的六祖大師還認

得你嗎？）希遷這兩句話想問的是：你傳的「法」是不是和曹溪的相同呢？曹溪

六祖大師還認得你嗎？我們關注的是相同的問題嗎？關注的問題相同，我們的

「法」才是相同的，不是因為這裡寺院蓋得很宏偉，或大和尚名聞千里，我才

來這裡求法。

行思回答說：「汝今識吾否？」（你現在認得我嗎？）希遷就回答：「識。又

爭能識得？」（我認識的。但又怎麼才能認識？）

行思禪師回答：「眾角雖多，一麟足矣。」（有角的動物雖多，但只要一頭麒麟

就已足夠。）相傳麒麟只有一角，是古代傳說中的神獸，也是吉祥的象徵。「一

麟」意指「一頭麒麟」，比喻在一群人之中最俊秀者。這句話是行思對希遷的

讚歎。

希遷又問說：「和尚出嶺多少時？」（和尚北出五嶺有多久的時間？）「嶺」是

指位於湖南、江西與廣東交界處的五嶺—大庾、騎田、都龐、萌渚、越城五

座山，希遷來處的曹溪位於五嶺之南，而行思所在的青原山則位於五嶺之北，

所以說離開曹溪北去青原山，便稱為「出嶺」。「嶺」在此被比喻為修習佛法的

障礙，而「出嶺」就是指悟道。希遷的這句話便是在問行思：你得「法」多久

了？你從生死輪迴、凡夫的知見翻越出來，已有多久時間了？

行思禪師沒有回答，他只說：「我却不知汝早晚離曹溪？」（我卻不知你何

時離開曹溪？）希遷說：「希遷不從曹溪來。」行思禪師說：「我亦知汝去處

也。」（我也知道你的去處。）意思是：你是人中的佼佼者，我知道你要去哪裡，

你不必問我何時得法，你知道這些做什麼呢？

希遷就說：「和尚幸是大人，莫造次。」（和尚還虧是長者，說話不要如此輕

率。）「大人」是對長者的尊稱。意思是：你已經是得道的長者，怎麼可以亂開

口說你都已經知道我的去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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當然行思禪師是知道的，不是因為惠能大師將希遷託付給行思，而是行思

看到眼前的這個人不是等閒之輩，行思想要成就希遷。

曹溪還有這個嗎？

有一天，行思禪師又來問希遷：「你從什麼地方來？」

希遷說：「我從曹溪來。」

行思禪師就拿起他的拂塵，說：「曹溪還有這個嗎？」

希遷禪師說：「非但曹溪，西天亦無。」（不說曹溪已經不用這個東西，包括印度

也不用了。）「西天」是指印度。拂塵是一種教學的輔具，也是表徵「法」的輔

具，它與袈裟同樣是一種可以幫助加強說法的工具。

行思禪師問說：「子莫曾到西天否？」（你莫非曾到過西天？）行思是想：如

果你不曾到過西天，你怎麼知道西天沒有呢？

彼此的問答針鋒相對，這不是我們一般的教學，而是禪修的教學，是直指

命題的教學。

希遷回答他的詰問說：「若到即有也。」（我如果到過西天，就知道有了。）這

句話的意思是：我就是沒有去過，不知道那邊是否有拂塵。如果我去過，那邊

是有或沒有，也不用我們在這裡討論。

行思說：「未在，更道。」意思是：你這樣的回答，不曉得在說什麼，你

重新說一次。

行思認為這樣的回答帶一點點不真切，所以不接受，要求希遷重新來過。

希遷只好說：「和尚也須道取一半，莫全靠學人。」（和尚也應該講說一半，不能完

全依靠學生。）這是希遷要行思禪師來說他自己的見解，他的想法是：你問的問

題我只能回答一半，我回答的一半你不滿意，你也可以回答另外一半，各自負

責一半。你的意見是什麼，也請你說說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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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思禪師就說：「不辭向汝道，恐已後無人承當。」（要向你講說，我不會推

辭，只是擔心以後沒有人承當得起。）行思的意思是：我不是不想告訴你，只是擔心

如果告訴了你，今後就無人能承擔佛法了。佛法是要自己去悟的，他人悟是他

人的，與你毫不相干。

希遷接斧

有一天，行思禪師對希遷說：「你把我的一封信帶給南嶽懷讓和尚。書信

送達以後，你必須趕快回來，我有個斧頭要交給你，你就可以住持山門。」這

是行思看到希遷的根機，希遷可以承擔行思的衣缽，接下這樣的斧頭，不是砍

伐樹木，而是教導學人。希遷立刻接受下來，便到南嶽衡山找懷讓禪師去了。

希遷見到懷讓禪師時，尚未呈上書信，就先問：「不慕諸聖、不重己靈時

如何？」意思是：不傾慕聖賢，也不尊重自己的靈性，應該怎麼辦啊？

懷讓禪師直接跟他說：「子問太高生，何不向下問？」（你問得太過高深了，

為什麼不向下詢問呢？）南宗常以「向上一著」指明心見性，以心印心，不立文

字，稱之為「教外別傳」；「向下」應指頓悟教法的開展。

希遷就說：「寧可永劫沈淪，不慕諸聖解脫。」（我寧可生生世世地沈淪在六

道輪迴中，也不欽慕聖人解脫的法門。）懷讓禪師聽他這麼一說，就不再跟他說什麼

了。這是彼此心心相契的印信，就是這麼簡短的信願相契，心心相知。

佛法是契理契機，更是上求佛道，下化群生，傳承佛法心印，是內修外弘

心法的開展，它才是正法生生不息永續的綿延。

希遷很快地轉個身就回到青原山靜居寺，行思禪師就問他：「你怎麼這麼

快就回來了呢？請你送的書信有沒有送到啊？」

希遷說：「那封信我沒有轉給他們，我就回來了。」行思禪師問：「為什

麼？」希遷就把前面與懷讓禪師說的話轉述給行思禪師聽，然後說道：「我出

發前承蒙和尚答應傳給我斧頭，請把斧頭交給我。」意思是：我回來山上接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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支斧頭，我要接法了。

行思禪師把一隻腳放下來，就把斧頭交給他，斧頭是一種表法。他腳放下

來，意思就是你要開始去行化了。希遷和尚頂禮拜謝，不久就辭別行思禪師，

前往南嶽懷讓的座下去了。

行思禪師讓希遷去送信，希遷都還未把信交給對方，就回來要斧頭。斧頭

就是「法」，把斧頭交給你，好好地去墾山，去教化眾生。該去的就去，該留

下的就留下。他們都關注生死大事、本來面目，還要有一些指點的、教學的方

法，這些都很可貴，而且是心心相知。

曹溪意旨如何？

神會禪師也曾經來參行思禪師。行思禪師問：「你從哪裡來啊？」

神會禪師說：「從曹溪來。」

行思禪師問：「曹溪大師的宗旨是什麼？」

神會禪師並未回答，他只是身體動一動而已。

「見、聞、嗅、嘗、覺、知」每種感知的作用都可以回答，有時回答不是

靠語言，而是靠動作，有時靠彼此心會神領。所以，神會的身體這麼動一動，

行思就對他說：「猶滯瓦礫在。」（你心中還留有些瓦礫），這是說神會禪師還停

留在那些文字、知識、形相的層次。

神會禪師說：「和尚此間莫有真金與人否？」（和尚這裡莫不是有真金送人

嗎？）神會問這句話是在說：你說我是瓦礫，那你這裡是否有真金要給人？

行思禪師就說：「設有與汝，向什麼處著？」（如果我把真金給你，你要放在什

麼地方？）

行思禪師說的就是如果給你按個東西上去，你如果不執著，東西就按不上

去，如果執著，東西就不會掉下來。就如天女散花（《維摩詰經》中所說，天女散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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於諸大菩薩與諸聲聞弟子身上），花直接落下而不會著於菩薩的身上，但花落在聲聞

弟子身上卻不會掉下來。這是禪師間彼此在打機鋒，並無高下。

如何是佛法大意？

有一次，寺裡僧眾問行思說：「如何是佛法大意？」（佛法的根本大意是什麼

呢？）行思禪師回答：「廬陵米作麼價？」（廬陵的米價如何？）

「廬陵」就是今日的吉安，青原山靜居寺就坐落在此處。佛法的根本大意

與廬陵的米價，兩者根本無關，讓人聽了覺得不著邊際。在中國祖師的禪法，

常有這樣的對話，例如「祖師西來意？」「佛法大意？」「麻三斤」等，這些都

是無厘頭的話語，常以不著邊際的如「廬陵米價」來反問，用意是在切斷那位

寺僧落入思辨、知解的妄念，促使他脫出各種知識觀念的窠臼，然後能返觀自

性，得見本來面目。

行思禪師將正法眼藏傳付給希遷禪師後，於唐玄宗開元廿八年（740年）

十二月十三日，升法堂告別眾僧後坐化，唐僖宗追賜行思禪師諡號「弘濟禪

師」，其靈塔名為「歸真之塔」。


